
鲈鱼种类多 蒸煮味鲜美

鲈鱼味鲜，大家也经常吃，
目前我们吃的鲈鱼，最常见的
是淡水的大口黑鲈和海鲈鱼两
种，在新疆地区还可能吃到淡
水的河鲈。鲈鱼一般只需简单
蒸煮就是一道美味佳肴。

大口黑鲈
大家平时吃的鲈鱼最常见

的要数大口黑鲈，又叫作加州
鲈鱼，生物学分类属于鲈形目
太阳鱼科黑鲈属。这种鱼是淡
水鱼，一般活动于中下水层，原

产于北美洲的美国中部、墨西
哥东北部和加拿大东南部的淡
水水域，后来被世界各地引进，
成为了餐桌上比较常见的食用
鱼。大口黑鲈生长速度很快，
产肉率也很高，我国台湾省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引进，
1983 年成功突破人工繁殖技
术，同年引入广东省。现在大
口黑鲈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鲈鱼
养殖品种，广东省也是我国淡
水鲈养殖第一大省。

海鲈
我们常吃的“鲈鱼”排第二

位的是海鲈，常见的比如日本
真鲈。日本真鲈又称花鲈、七
星鲈，俗称鲈鱼，生物学上属于

鲈形目真鲈科花鲈属鱼类，主
要分布于西太平洋海域，通常
栖息在淡海水交汇处，为凶猛
的肉食性鱼类，它肉味鲜美，肉
质细嫩。目前我国广东、广西
等地也有大规模养殖。

河鲈
在我国新疆，人们还会吃

到一种鲈鱼——河鲈，也叫赤
鲈、五道黑，生物学上属于鲈形
目鲈亚日鲈科鲈属鱼类。河鲈
是淡水鱼，目前我国主要是在
新疆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水
系中有。不过，我国科学家也
在积极研究河鲈规模化养殖技
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吃
到养殖的河鲈。

松江鲈鱼
鲈鱼在中国古诗文中也经

常出现，“江上往来人，但爱鲈
鱼美”“春酒香熟鲈鱼美，谁同
醉？”等。古诗文里的鲈鱼指的
是松江鲈鱼，又叫四鳃鲈。生
物学上隶属于鲉形目杜父鱼科
鱼类。它是一种降海产卵鱼
类，在历史上，松江曾是一条大
河，现在一般是指吴淞江。松
江鲈是一种洄游性鱼类，每年
在淡水水域育肥后，11 月份开
始洄游至河口或近海水域，春
季产卵孵化，当时在松江的数
量相当可观，名气也很大，所以
就叫它松江鲈鱼了。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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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菜，是一种生活中常见的蔬菜，人们对芹菜的态度可以说是“两极

分化”，不少人觉得它有股特殊的味儿，一口也不愿吃，有的人唯爱芹菜的

清爽，还有些人到了一定年龄，突然就能接受芹菜的味道了。让我们来了

解一下这位蔬菜里的“出圈明星”。

【小结】

其实，芹菜叶是宝，虽然

味道比叶柄更浓，略带苦味，

但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的蛋

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

营养成分比叶柄还高。可以

尝试着把芹菜叶做成饺子馅

儿或是蒸麦饭，既健康又美

味。总的来说，芹菜是一种营

养价值很高的蔬菜，适合日常

饮食中经常食用。

（来源：科普中国）

水芹
水芹在我国食用历史悠

久，古籍中的“芹”一般指的就
是它。水芹主产于长江中下游
地区，江南的特产蔬菜“水八
仙”里就有它。若培育水芹时
像种韭黄一样遮光处理，可以
长出洁白柔嫩的“芹芽”。古人
虽然觉得水芹好吃，却对它有
所忌惮，医药典籍里记载了人
们采摘水芹食用后发生腹痛，
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其实很
可能是吃了与水芹外形较为相
似、同样生长在水边沼泽的毒
芹或毛茛科植物石龙芮，这两
种植物都含有毒素，这也使得
采食野生水芹具有一定的风
险。

旱芹
虽名字里都有芹，但旱芹

和水芹同科不同属，旱芹是伞
形科芹属，水芹是水芹属。旱
芹又称药芹，原产于地中海地
区，它的适应性更强，种植范围

更广，逐渐取代了“芹”的原本
含义，夺取了水芹的地位，成为
人们最熟悉的芹菜。旱芹有几
个 栽 培 种 ，西 芹 就 是 其 中 之
一。西芹叶柄肥厚，条纹更明
显，其特殊“芹菜香”相对较淡，
不喜欢芹菜味的人也能接受。
如今餐桌上常见的就是西芹。
根芹也是旱芹的另一个栽培
种，叶和叶柄不发达，却有着粗
壮的肉质根。因为根富含淀
粉，煮熟后的口感类似土豆，稍
微带点辣味。欧美食用根芹比
较普遍，国内还不太多。

欧芹
欧芹别名香芹，是伞形科

欧芹属植物。它有平叶和皱叶
两种，西餐里常用来调味增香，
皱叶欧芹还是常见的盘中装
饰。欧芹还有一种食用根变
种，叫根欧芹，外形像掉了色的
胡萝卜。在东欧、中欧较为常
见，主要用它做炖菜，但国内比
较少见。

常见的芹菜有哪些？

科普资讯

长大就爱吃的长大就爱吃的““宝藏宝藏””芹菜芹菜

芹菜的特殊味道让它在众
多蔬菜中极易被分辨，这来自于
它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酯、
醛、醇和萜烯类等挥发性化合
物。在它的可食用部位里，这些
化合物的含量较多，嗅觉敏锐的
人甚至会觉得像药味或者肥皂
味。

人们在幼年时期，通常对气
味的感受更为敏感，所以接受不
了芹菜。而成年人嗅觉逐渐退
化，对特殊气味的接受度逐渐变
高，许多人会在某天突然发现自
己不讨厌吃芹菜了。

不过小朋友不喜欢吃芹菜
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难
嚼。芹菜富含不可溶膳食纤维，
要是遇到比较“老”的叶柄部位，
还能抽出细细的丝，让人觉得怎
么都嚼不烂，这是它的维管束结
构。其实，膳食纤维对健康有诸

多好处，比如促进肠胃蠕动、让
排便正常，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对糖类和胆固醇的吸收，保护
心血管。

人们做菜的时候，芹菜叶常
常被丢弃了。主要还是因为芹
菜叶的特殊味道比叶柄更浓，吃
起来还略带苦味，口感也比较
粗。实际上，芹菜叶所含的蛋白
质、胡萝卜素、维生素C等营养
成分比叶柄更高，扔掉反而造成
了浪费。但因为叶片有残留农
药的可能性，需要仔细清洗。

芹菜叶可以像其他蔬菜一
样做饺子馅，也可以切碎后和面
粉、鸡蛋一起摊饼，或是用搅拌
机打碎后混入面粉，做成绿色的
蔬菜面。将芹菜叶均匀地裹上
面粉蒸熟，出锅后浇上调好的蒜
汁，做成关中常吃的“麦饭”，也
是健康又美味的快手菜。

小时候不爱吃的芹菜长大就爱吃了

相信未来
□詹超音

甜枣的滋味
□徐晓彤

未来是年轻人讨论的话
题，跟老人最好聊过去、谈当下。

未来可以是一个时刻，也
可以是一个时间段；或许是下
一秒，或许是遥远的将来。

未来生动诱人，一路天照
应、贵人助，顺风顺水，令人遐
想。真实的未来是朦胧的，充
满变数，难以把握，如不如愿谁
都说不准。年轻人谈未来，因
为站在始点上，大把时间许你
探究尝试，可冒险，可重来，胸
有大志，胸有成竹，越谈越神
往。老年人虽不知终点有多
远，总归已临近。与其谈未来，
岂不戳神经。

“路漫漫其修远兮”，说这
话时屈原已是老者。写下《离
骚》的第二年屈原跃入了汨罗
江，如果求索有望，我想他是不
会轻生的。

未来支撑愿望，愿望充实
未来。未来与愿望自然结合，
时常结合。

一位叫赵慕鹤的老人75岁
环游世界，87岁考上大学，98岁
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研究
生，100岁时其书画作品被大英
图书馆选中，101岁时出版畅销
书《悠游 100 年》。老人之所以
能够完成这么多愿望，只因在
他的眼中，未来属于行进中的
人，未来无限。

许多老人爱晒太阳，据说
晒得过多反而会反应迟钝、记
忆力衰退，而喜欢活动、坚持写
作的人就会比较健康。生命在
于运动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写
作者年龄越大笔越勤，视每一
日都是未来，多高寿。

未来识人，悄悄给勤奋并
有志向的人编排时间，对身处

逆境依旧执着坚持的人更是倍
加赏识。前文化部部长王蒙曾
一口气在新疆待了整整十六
年，期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农
村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
作上，学维吾尔文版的。他用
维吾尔语背诵下了老三篇，背
诵下了一大批毛主席语录。一
次大声朗读《纪念白求恩》，房
东老大娘甚至以为是广播电台
的播音。几个外国朋友不解地
问王蒙：十六年将会是怎样的
空虚和痛苦？王蒙半开玩笑地
回答：“我在读维吾尔语博士后
啊。”王蒙善于在逆境中学习，
通过学习发展和壮大自己，正
是因为他的心中始终憧憬着美
好的未来。

相信未来，哪怕只是一日，
一刻，甚至瞬间。未来一直眷
顾自强不息的人。

那年我6岁，父亲和几个乡
亲从苏北结伴前往广州，去寻
找那个“遍地是黄金”的梦。可
没过几天，几个外出闯荡的大
人们就都回来了。我记得父亲
带回来一袋甜枣，用一个红色
塑料袋装着，我坐在家门口吃
着，一个接着一个。一晃近 30
年了，我已无法准确描述它的
味道，甚至对它到底是不是甜
枣都很怀疑。于是，我询问母
亲，母亲肯定地告诉我那绝不
是甜枣；我不甘心，又去问父
亲，他也是这样答复我，但它到
底是什么？竟没人记得了。

我感到很失落，因为那是
我对这件事的唯一记忆。这些
属于那个时代的深刻印画，以
某种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的社
会剖面，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
说，完全超出了她对这个世界
和周遭事物的认知。我能记起
的，就只有那入口的一丝丝甜
蜜滋味。

当时，打工潮一浪高过一
浪，地处穷乡僻壤的人，即便明
知希望缥缈，还是不甘心局囿
一方。考虑到同为经济热土的
上海离家更近，生活习惯更相
似，父亲打算再搏一次。那年
下半年，他和小姑父两人一起
来到浦东三林。然而，彼时没
有同乡人照应，没有地方落脚，
再加上父亲性格内敛，在打工
者中很难“吃得开”，不到一个
星期，他便又回去了，此后再也
没有提起这件事。

直到 2003 年，家中出现变
故，父母为了生计，才不得不再
次远走他乡，最终还是落脚到
了上海，期间甚至连续 10 年没
有回过家。也是从那时我才明
白，记忆中那份甜甜的滋味是
那样珍贵，它建立在短暂的分
离和美好的愿景上。

这一次，因为有先前已在

上海工作的亲戚照应，父母很
快就在上海找到了工作，也租
了房子安定生活。从第二年开
始，才 13 岁的我渐渐学会了自
己坐大巴，还能带着妹妹，历经
六七个小时的长途颠簸，在每
一年寒暑假与父母团聚。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民
房，仅 5平米左右，每个月房租
是170元，那是我们当时唯一租
得起的房子。那一片民房都是
两层建构，房间最大不超过 20
平米，一间紧挨着一间。两栋
之间间距很短，每当我抬起头，
只能看到一片非常窄小的天
空；而即便是这一小片天空，通
常也被眼花缭乱的电线和晾衣
绳分割成了几十个小碎片。那
个地方，地面似乎一直是湿的，
墙角上总是布满青苔，女人们好
像永远在洗衣服，空气中始终回
荡着忽高忽低的嘈杂声，只有
到了深夜，才慢慢恢复安静。

有一次，白天我吃了很多
西瓜，毫无意外，深夜便开始急
着上厕所。厕所在室外，我迷
迷糊糊站起来，准备摸黑出
门。忽然，父亲像被按了什么
开关，弹簧似的猛然坐起来：

“是谁？干什么？”母亲随声也
应 激 弹 坐 起 来 ，大 喊 ：“ 谁 ？
谁？”我被吓得愣在那，半天出
不了声，最后才慢吞吞地，几乎
要哭出来：“我，我想上厕所！”
母亲赶紧安慰我，她的声音有
点沙哑，蔫蔫的，仿佛刚刚的那
一声嘶喊耗尽了一个睡眠中人
所有的力气；而父亲，至今我仍
能清楚地记得他坐在床上的身
影。

那晚，我久久无法入眠，想
起那个在家门口吃甜枣的懵懂

女孩，心里一阵酸苦。作为刚
到上海的外地人，我当然看过
高耸的东方明珠，领略过汤汤
黄浦江，也必然拍下了以东方
明珠为背景的外滩照片。这都
是站在高处一眼就能看到的上
海，而我年少时生活在上海的
低处。那是整个光鲜亮丽的大
都市真实存在的微小局部，也
是辉煌进程中的上海在阵痛期
间的一段写照，但它却形成了
我对生活最本质的理解，对城
市化作用于个体身上的切身体
验。

渐渐长大，求学南京，到大
学毕业时我没做多的思考，直
奔上海。和父母当年盲目的闯
荡不同，我有我的目标，有自己
的憧憬。若干年后，我已在这
里安居乐业，一切变得欣欣然
起来。

已经离开上海近10年的母
亲放心不下，专门从老家来探
望我。那天，我们母女俩在我
生活的小区里闲逛，她环顾四
周，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讶
地问道：“现在电动车都不用锁
了吗？”我淡淡地笑了笑，告诉
她，现在上海的治安很好，尤其
是小区的管理很规范，经历了老
房拆迁、租房整改，上海早已变
得有序清澈，由表及里，处处散
发着大都市的风范。

后来，我们还去了早年刚
到上海时曾经住过的地方，那
里早已改建成一块绿地，丝毫
不见当年的一点痕迹。于是，
失去了，又有点怀念。远处太
阳初升，屋顶闪着金光，瓦缝里
冒出的野草在阳光的照射下嫩
绿透亮，我的记忆中又涌上了
甜枣的滋味。

在我老家的宅院背后，有
一条名叫五灶港的小河，虽说
水面只有 10来米宽，但河水清
澈，微波荡漾，一年四季，总是
那样静静地流淌，默默见证着
故乡的人间烟火、岁月沧桑。

清晨，薄雾像一层轻纱笼
罩在河面上，远处的石桥若隐
若现，仿佛一幅未干的写意水
墨画。我站在岸边，静静地听
着河水轻轻拍打石阶那熟悉的
声响，我知道，那是小河对故乡
的深情吟唱。

听爷爷说，很久很久以前，
离我老家十几公里的地方就是
浩瀚的大海。据史书记载，宋
至和元年（1054年），故乡的父
老乡亲为了利用海水“熬波煮
盐”，由西向东，开挖了十五条
整齐有序、以灶命名、用以引进
海水、输运成品盐的河道，形成
了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近千
年来，这十五条历经风霜雨雪
的灶门港，不仅为盐运，更为当
地的航运、通潮、灌溉和经济发
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年，五灶港是其中最繁
忙最热闹的一条灶门港，每天，
运盐的船只来来往往，络绎不
绝。远处不时传来的纤夫那清
亮高亢的号子声，唤醒了故乡
的每一个黎明。习惯了早起的
村姑们，挤在那石水桥宽阔的
石板上，边蹲着浣洗衣物，边叽
叽喳喳，笑谈着丰收的年景。
有时候，人群中还会飘出一首
婉转甜美的情歌，羞得姑娘们
脸上飞起朵朵红霞。

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有趣
而悠长。夏天的五灶港是孩子
们最享受的乐园。我们光着脚
丫，踩着温热的石板下河摸鱼。

河水清澈见底，那种名叫“鸭舌
头”的水草随波摇曳，小鱼穿梭
其间。偶尔能摸到几只河蚌，
便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放进
竹篓。傍晚，放牛归来的孩童在
河边嬉戏，惊起一群群白鹭。岸
边的稻田里，蛙声阵阵，和着蝉
鸣，奏响着夏日特有的乐章。

每到秋天，五灶港两岸绛
红色的高粱穗子配着秧青色的
高粱叶子，在秋阳下自顾自地
陶醉。当晚霞归山，燥风轻拂，
高粱在水中的倒影，美得无
言。金黄色的稻穗在秋风中起
伏，乡亲们忙着收割，也收获着
丰收的喜悦，河面上飘荡着浓
浓的稻香。夕阳西下，故乡家
家户户次第升起的袅袅炊烟，
像母亲的手，深情招引着远在
异乡的游子。它倒映在平静的
河面上，那份宁静，那份温馨，
会储满你的心田。这样的诗情
画意，常引来不少多愁善感的
诗人，用手中多情的笔，在书卷
上肆意风流。

如今，我又站在河边，看着
那一座座熟悉的石桥，耳畔仿
佛回响着当年纤夫那高亢嘹亮
的号子声；桥脚上写有“通江达
海”的那一幅幅楹联，字迹虽已
斑驳，却依然清晰可见，透现着
当年的气魄，诉说着往日的繁
华。河水依旧清澈，倒映着蓝
天白云，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偶尔有白鹭掠过水面，激起层
层涟漪……

五灶港，就这样昼夜不停
地从我的故乡流过，它像一位
沉默的智者，将所有的故事都
藏在心底。而那些石桥，依然伫
立，守望着这条承载着乡愁的河
流，守望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流过故乡的那条河
□唐同轨

我迈步双子山，

看她风景如画，

杜鹃花，野菊花，

野趣丛生，美丽灿烂。

我迈步双子山，

看她英武挺拔，

彩虹桥，中心湖，

碧波荡漾，动人心怀。

双子山，双子山，

她高高地耸立在

世博文化公园内。

她是上海人民的创造，

她是上海城市的骄傲，

她是上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她是上海生生不息、豪迈前行

的新品牌。

河畔的杨柳

在微风下轻轻摆动

飘逸的身子

舞蹈着自然的故事

垂落下的一束头发

像是小河冒出的水花

散发着它的涟漪

这份惬意是小镇给的

有河的地方

就有杨柳

有杨柳的地方

就有生活的摇曳

悠然自得

添上那份想要的恬静

赞双子山
□吴振兴

小镇给的惬意
□石路


